
□徐静
山东是武术之乡，流派纷杂，拳种众多，也

因此出了很多武术宗师，其中八卦太极拳在济
南民间有多处练习，皆由郭铸山所传，上世纪
40年代郭铸山在济南中山公园广收学徒、传播
技艺……今天，郭铸山的弟子们仍在练武教
拳。阚角如先生是著名的书画家，通晓多国文
字，年轻时即酷爱内功拳术。他是著名拳术家
郭铸山先生的早期弟子，得形意、八卦、太极内
功拳术的真传。今日A20版的《书画家阚角如
先生印象：丹青妙手，精研八卦太极拳》一文，
是小他30岁的同门师弟乔鸿儒所写的怀念文
章。

周一中午，我去乔鸿儒先生家中翻拍照
片。一见面，真不敢相信，八十有一的老人，身
板硬朗，精神矍铄。乔老是中医师，又是拳师，
慈眉善目，见人开口先笑，那亲切厚道的笑容，
真有如沐春风之感。乔鸿儒先生从医60余载，
熟读经典，医术精湛，直到现在保持每周两天
坐诊问医，并对气功保健颇有研究，所习八卦
太极功传宗有序。乔鸿儒老先生与阚先生皆入
室于有华北武术家三山之一的郭铸山先生，乔
老告诉我：“阚先生长我30岁，但以兄弟相称、
相待，一同研究内功拳术甚洽，感情甚笃。我与
阚先生初识于1957年，之后未断联系，直至参
加他的追悼会。他是一生中对我最有影响的朋
友之一，我得到他很多的教诲和指导，至今不
能忘怀。”古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乔
鸿儒认为，拜武术名师往往决定一生学习武术
的道路。老师各有所长，见到的老师多了，不但
能博学多识，还能充实和提高原学的内容，诸
位师兄自然也成了学艺切磋的对象。功夫，就
在这一代代爱武之人的手掌间传承流淌，当
然，还有他们的友情……

本期的抗战征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
抗战战场的艰苦以及对和平的渴望。2014年9

月1日，民政部公布了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获得了
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在华日人
反战同盟”就是其中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
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作为
侵略者，成为俘虏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日本
兵则以极难被俘著称——— 受武士道和法西斯
精神的教育，日本士兵通常至死不肯缴械投
降。而在齐鲁礼仪之邦、八路军正义之师的感
化之下，今野博终于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拒绝返回日军，毅然选
择留下来同八路军一道进行对日军的瓦解工
作，成为日照百姓心中的“老金”。这是一段尘
封多年的历史，是一个日本兵变身“日本八路”
的故事，读来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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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鸿儒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徐静
设计：壹纸工作室 许雁爽

阚角如(1904—1981)，天津人，平生喜好武术。上世纪30年代定居济南，解放后任职山东省图书馆外文
部，为外文资料的整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初，曾代表山东与关友声等一起参加全国书画展。
对儒、释、道深有研究，早年写有易经心得，酷爱内功拳术。笔者与阚先生皆入室于华北武术家三山之一的
郭铸山先生，一同研究内功拳术甚洽，感情甚笃。

■酷爱内功拳术，师从

郭铸山
阚先生1904年生于天津，早年就

读于教会小学，自小学二年级起除
国语课外，一律用英文课本，五年级
又加法语。小学毕业继续就读于教
会中学，除英语为主，又加德语，所
以他通晓英、法、德语，以后又研修
了俄语、日语等多国语言。在天津
时，阚先生的业余爱好是书画和练
武。书画不知出自何师，主画山水、
梅、兰、石，画人物先画解剖图，由骨
骼而肌肉而衣服，就成为人物了。他
又迷恋武术，先师从定兴李星阶，李
曾任中华武士会第二届会长，他向
李学习了形意拳。以后又拜师郭铸
山，郭比他长5岁，郭的老师是八卦
掌第二代传人程庭华、中华武士会
创始人李存义。因为得到多位名师
的指导，所以郭铸山在天津武林中
颇有名声，被誉为华北武术家三山
之一(另为天津蒋馨山、北京杨明山，
三人都是程庭华的弟子)。

上世纪30年代初因家庭问题，
阚先生离津来济，在济南劝业场以
售卖自己的书画糊口。他自认为得
意的画，只展不售，仅供游客观赏。
有一个日本人看中了他的画，高价
求之，亦不可得。他常与济南当时的
书画家交往，经常提到岳祥书、关友
声、金棻、陈维信诸先生。郭铸山先
生也同时由津来济，管理他家的企
业，由此阚先生学练拳术相继不断。
为了不忘记外语，他利用星期日走
访外国驻济领事馆，同他们谈话交
流。他的英文水平高，与外国人对
话，听不出是中国人讲外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山东省
图书馆外文部，他良好的外文功底
得到充分的利用。上世纪50年代初
有关单位在北京办了一次全国性书
画展，山东有4位书画家作品参展，
济南有关友声、阚角如，另两人是烟
台、青岛的书画家。阚先生清高，一
般向他求画、求字、求学都需有朋友
介绍，否则他会婉拒。1957年他被定
为右派，不断检查、劳动，与民众接
触得多了，他传艺的思想拓宽了，收
了很多徒弟，有学画的，有学字的，
有学文的(英语)，有学武的，他都认
真对待，细心传授。

■对儒、释、道有深邃研

究，著《今人读易》一书
有一天刘子衡先生 (省政协常

委)到我家来，看到我家客厅的墙上
挂有一张画。刘先生有看画知人的
本领，他看了一会儿说：“我未见过
这作者，但观画可知此人一定谨小
慎微。”我答曰：“老师说得对，此画
为阚角如先生所作，他定为右派后
不敢讲话，行画谨小慎微。有一事可
为佐证，阚先生不仅是书画家，也是
篆刻家，他出了事以后，再不操此熟
悉的旧业，连自己的印章都是刻字
店刻的。”后来，刘子衡先生看了一
篇黑格尔的论文，说他看过中国的

书，但译不出是何书。刘先生让我找
人译一下，正好我的一位病人在翻
译公司工作，我请他帮忙。他带到单
位同其他人商量后译了出来，我送
与刘先生看，刘先生说译得不对。刘
先生想了想说，你不是与阚角如很
熟吗，请他给译一下吧。阚译的是

《中国易经》，刘先生看了很满意。这
说明黑格尔的哲学，曾受到中国《易
经》的影响。

阚先生对儒、释、道都有深邃的
研究，早年写有《易经》的心得，经赵
来祥先生整理，以《今人读易》成书
(1989年4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见到的有关
易经的书，受到读者的好评。阚先生
认为易经是产
生于我国古代
殷周之际、完成
于战国或秦汉
间的一部重要
著作，它以卦的
形式表达了古
人对自然现象
和社会现象变
化规律的认识，
富有朴素辩证
法的观点，对于
我国古代文化
的发展产生过
重大影响。只是
它的文字艰涩，
不易读懂，不易
理解，需要参考
古人的论述进
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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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社会形势
平稳多了，阚先生开始作画、授徒。
1974年他送给我7幅，4幅我转送友
人，3幅自留欣赏，阚先生去世后由
其女儿索回。早年阚先生给我画过
多幅画，他不让我裱，说坏了他再
画。有一张《竹楼听雨图》，我很欣
赏，在蒙蒙细雨中，竹楼里坐着两位
老者静听楼外雨落竹叶和地上的声
音，山中云雾缭绕，远山近水，竹林
疏密，尽在画中。使人看了心平气
静，烦恼尽失，意境深邃。可惜这幅
画后来在搬家中丢失了。有画家告
诉我说阚先生的画，是遵清代四王
的画风。

阚先生家住二层小楼，上下各
两间，妻子去世早，与一个女儿相依
为命。以后女儿结了婚，并生了孩
子，但还与阚先生住在一起，这是后
事。早年我去阚先生家，楼上楼下四
壁皆是字画。画是阚先生的得意作
品，字全是金棻先生写的，大小不
一，长条由屋顶垂到地板，是金先生
的得意之作。金先生常在星期日去
阚先生家，学画竹、画梅。他自带饭
食(他是回族，不吃汉人家的饭)，一
学就是一天。有空时金先生就写字，
所有空闲的地方都贴上字，连门窗
的横竖框都贴满了。由此可见两位
书画家的感情是何等的亲密。“文
革”中，他所有字画都被抄走了，因
丢失而未返还，所以他女儿将我保
留的3幅画也要回去了。

■多才多艺，惜时如金

阚先生与一位奇女子熟稔，这
位女隐士住阚先生附近的西公界
街，人称王大姑。王大姑名王玉，一
生未嫁，男士装束，据传年高百岁，
是本街的五保户。阚先生很崇敬王
大姑，自定为右派后，工资大减，自
己生活清苦，但还接济王大姑。阚先
生介绍我向王大姑学习，我候了三
个月，王大姑才准予见面。当时，王
大姑虽满面皱褶，但两眼有神，步履
稳健，行如常人。我叩问其寿龄，从
不相告。经过多次交谈得知，她幼年

由 出 家 人 养
育，学的是后
昆仑派武功，
传 说 她 教 的
是“ 十 二 连
成 ”拳 ，只 传
弟子，从不向
外露招。我与
王 大 姑 见 面
多了，遂成忘
年 交 。但是，
她过于保守，
只讲不教。我
不谒她，她就
来找我。一次
她到我家来，
叫 我 转 八 卦
掌看，我转了
约 十 分 钟 八
卦掌，她非常
满意，并褒奖
我 说 ：“ 你 的

功夫已很少见了。”王大姑要我和她
推手，推手是太极拳中的高层功夫，
能与王大姑推手，这是练拳人一般
遇不到的事，而且我还想借此试试
她的真假功夫。我用了一个暴虎归
山式，她不慌不忙，轻巧地化解了，
由此可知她不但会武术，功夫也了
得。过去对王大姑褒贬不一，有人说
她像说书艺人一样，只会说不会练
武，这与实际是不符的。

阚先生多才多艺，我敬仰他的
学问和人品，常向他请教，获益良
多。我向他学过形意拳的八字功，即
挑、顶、云、领、斩、截、裹、挎八趟。阚
先生研究的内容多，他惜时如金，练
拳的时间自然少，但从未荒废。晚年
他体弱多病，常卧床上。我去见他，
他就欣然起床，与我谈武术，特别爱
谈郭铸山老师的拳术以及郭先生在
天津的轶事。一谈拳术，阚先生就高
兴起来，同我练拳、推手，其精神振
作如同健康人。一次我去看他，门反
锁着，我从窗户外看到他躺在床上，
我喊他，他只答应，但起不来，我知
道这是病重了。果然不久就收到他
的讣告，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悲痛，因
为走了一位有学问的人。

阚先生一生坎坷，定为右派后，
家庭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女儿也
深受其牵连。阚先生晚景凄凉，于
1981年12月29日去世。斯人已去，友
谊长存，迄今，我仍深深地怀念他。

□张建国

1968年年底，我从杭州回到潍县老家当知识
青年。不出半个月，就和社员一道干活，脏、臭、累
的都干过。

第二年春天一开暖，爷爷告诉我：“马上就要
种地瓜了，男女轮流上阵，你要先学会担水。”种地
瓜每年的惯例都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的担
水浇窝，女的插苗封埯，两人一组，时间延续约摸
半个月。至于谁谁一组，自由组合。社员干活无不
卖力，实际上是暗中较劲，慢了会被人瞧不起，影
响年底工分评比等级。我心想得赶快练起来，还来
得及“笨鸟早飞先入林”，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四
回练下去。

我家西南200米处有口饮水井，我曾经替爷爷
担过水，重量是能承受，就是走起来找不到节奏，
步点不“合拍”，本来满着水的双桶晃起来，没等到

家，哗啦，两桶也难凑一桶了。我家天井年年种几
畦大蒜，正是抽薹时，最需要水，我就趁中午吃饭
街上人少的时候，偷偷练习担水，爷爷当随身教
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学成了，且能大步流
星，油然而生一股凯旋将军般的神气。正在飘飘然
中，蓦地想到还有倒水功夫没练过。浇地瓜苗窝，
细水流不到窝外、均匀不溢才算。于是，我重新担
来了水，蒜根当窝，一棵一棵地浇。又练了几天，终
于掌握了，倾倒如茶水出壶，这棵的淌不到那棵上
去。

这张照片，是4月的一天午饭后拍的。我正练
着“点水”功，院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位落户在我村
的青岛知青，来向我借书。我笑着说：“我的书从来
不外借，听说你有个120相机，今天就把书借给
你。”他蛮机灵，二话没说，扭头出去，一会儿和同
伴拿来相机，给我拍下了这张浇蒜照——— 我务农
10年唯一的一张记录劳动情景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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